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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侃江湖 ]
这是一场持久战

每一个主动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都
不可能不知道服药的害处，但兴奋剂事件
屡屡出现，并且促使反兴奋剂机构不断升
级处罚措施，归根结底还是利益，还是人
心底的贪欲。

这就像法律和犯罪者一样，千百年
来，偷盗和抢劫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行
为，但现在小偷和抢劫犯依然存在；每一
个贪污受贿者在违法之前都明知道自己
的行为是不对的，但依然还选择了违法。
这其中首先是对利益的向往与渴望，然后
就是侥幸心理在作祟。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这种本性的发
挥超越出一定范围，对他人的利益形成危害的
时候，就是罪恶了。但丁在《神曲》里根据恶
行的严重性排列出七宗罪，其中贪婪——
过度热衷于需求金钱或权力上的优越，排
在第三位。由此可见贪婪的严重性。

服用兴奋剂的动机归根结底还是贪
婪所致，所以只要有利益存在，反兴奋剂
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因为它所面对的是
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

12月 12日，张山的博客中出现了一篇《可
能到了说再见的时候》的博文，引起媒体关注，
被视为她的“退役声明”。

“已经当了二十几年运动员的我一直觉得
离不开射击。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想不说再
见都难了。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国际反兴奋剂
的力度，以及为了防止使用兴奋剂而采取的强
制措施。”张山在博客中写道。

已经年过四十的张山，长年的运动生涯让
她有了许多伤病，为了治疗病症不得不服用各
种各样的药品，而这些药物里面就很可能有违
禁成分；在前一段得了一场大病之后，张山前往

澳大利亚休养，但悠闲的日子被反兴奋剂组织
频繁的电话打乱；作为优秀运动员，张山是反兴
奋剂组织的重点监控对象，按照规定必须提前
一个季度报告行踪，具体到每一天，并且在接到
检测通知后的两个小时内就要出现在检测地
点，这又同她渴望“自由生活”的愿望形成了激
烈的矛盾。

博文出现在网络上并没媒体发现之后，引
起了很大反响。尽管在事后接受采访时否定了

“退役说”，“写博客只是为了宣泄”，但频繁的兴
奋剂突检对一个运动员的“滋扰”还是生动地展
现在人们面前。

世界上最著名的服用兴奋剂事件发生在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在男子100米决赛中，
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以9秒79的成绩赢得了

“飞人大战”，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但仅仅3
天后，他就被宣布成绩无效，金牌被取消，因为赛
后的尿检证明他曾服用了大剂量的类固醇。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因为约翰逊
服药而金牌失而复得的美国选手卡尔·刘易斯
在多年后也曝出了兴奋剂丑闻。和刘易斯情况
相近的还有美国的另一个短跑传奇人物：琼
斯。在2000年和2004年两届奥运会上，琼斯在
短跑和跳远项目上共获得了 3枚金牌和 2枚铜
牌。但后来也被证实曾经服用了兴奋剂，2007
年底，国际奥运会主席罗格宣布收回她的奥运
奖牌。

越来越多的兴奋剂丑闻不仅伤害了赛场的
公平，更让运动本身的公信力下降，直接损害了
一项运动的发展前景。正因为此，世界上各个

单项运动联合会都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兴奋剂
检测措施，除了赛后的例行检查之外，增加了更
多突然的飞行检测，为的就是查他个“出其不
意”。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对兴
奋剂采取的是“零容忍”政策，即一旦发现，终身
禁赛。整个北京奥运会期间，共进行4500例赛
内和赛外检测，这个数字比2004年雅典奥运会
多了25％，比2000年悉尼奥运会多了90％。并
且要求所有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都必须自觉自愿地接受兴奋剂检
查。而所有的检测样本将会保留8年，8年间任
何时候重新检测呈阳性，运动员仍将受到严厉
处罚。

即使是在如此严格的措施下，当水立方频
繁上演破世界纪录的好戏时，人们一方面为此
感到兴奋，一方面也产生了“是否服用兴奋剂”
的疑虑。由此可见，兴奋剂的阴影之重。

兴奋剂已经成为了世界体坛的一大毒瘤，
而为了打击兴奋剂违规，管理机构采取的可谓
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让一人落网”的极端措
施。由此也就可能产生被“错杀”者，而更多的
原本不服用兴奋剂的无辜者也必须为此付出
自由受到限制的代价。

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就规定任何在奥运会
比赛期间错过两次独立的兴奋剂检查或在奥
运会期间错过一次检查且在奥运会开幕前 18
个月内两次错过检查的运动员都将被自动视
为违规。这就意味着作为运动员，必须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无条件接受兴奋剂检测。

众所周知，“飞人”刘翔一年要接受20次以
上的飞行尿检，而即便是比刘翔名气小得多的
运动员，所感受到的压力丝毫也不小。在奥运
会武术散打比赛中夺冠后，庆功宴、记者采访接
踵而至，张帅可和师傅刘海科一起忙于应酬，而
在师傅“酒足饭饱”的同时，直到傍晚，张帅可还饿
着肚子，原因很简单：不敢在外面随便吃东西。
事实上，在赛后他就已经被采集了尿样。但严格
的检测措施让他不敢有任何“造次”，因为奥运会
之前20天之内两次尿检的经历让他已经养成了
只在队里吃饭的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飞
行药检就来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孙甜甜
身上，在奥运会首轮被淘汰之后，孙甜甜在奥
运村外的一个咖啡馆接受记者采访，一个多小
时的时间内，她甚至连口水也没有喝——虽然
比赛结束了，但一切都还要小心。

由此也不难理解，已经年过四十的张山为
何不堪滋扰地要“宣泄”了。

运动员在比赛中服用兴奋剂的历史可谓
是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有了有关
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报道。奥运会历史上最
早被发现服用兴奋剂的是意大利运动员彼得
里，他在 1908年的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跑到
终点后昏迷，被认为服用了刺激剂士的宁。
而直到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国际奥委
会方才正式设立兴奋剂检测。可见，相对于
服药，检测和监督制度是相对落后的。

相对于最初运动员服药只是为了获得荣
誉这样相对单纯的动机，随着体育商业化的
推进，好的成绩在带来荣誉的同时，更能带来
更多的经济利益，名利双收的结局，自然会让
很多人铤而走险。

为了提高比赛吸引力，刺激运动员取得
好成绩，很多比赛都设立了高额奖金，比如国
际田联黄金大奖赛，连续6站的冠军获得者可
以获得高达 100万美元的奖金。而除了奖金
之外，纷至沓来的商业广告收入更加诱人。
在北京奥运会上狂揽 8金的美国游泳名将菲
尔普斯奥运会后签约成为全球第二大快餐
SUBWAY（赛百味）的代言人，这个合同也让
他的个人总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在自身实力不
够的情况下，自然有人要抄近路。而诸如琼
斯、卡尔·刘易斯这些在时隔多年以后才被证
实服用兴奋剂，固然是令自己名声大损，但在
一些人眼中无疑也具有“积极作用”：即便是
被收回金牌，但此前那么多的广告收入是不
可能被收回的，虽然“身败名裂”，但经济利益
还是相当有保障的。不被查出来，或者尽可
能晚地被查出来，被一些兴奋剂服用者作为
终极目的，由此也不断促进了一些“研究机
构”和反兴奋剂组织的“斗法”。

严格兴严格兴奋剂检测影响运动员生活奋剂检测影响运动员生活

公平的另公平的另一面叫做惶惑一面叫做惶惑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张山在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次男女同场竞技的比赛——双向飞碟射击比赛中以200发
200中的成绩击败了所有对手获得冠军而成为不朽。16年以后，成绩依然排名世界前10，并曾表示“要打到60岁”的张
山萌生了退意，原因在于反兴奋剂组织过于频繁的飞行药检给生活带来的严重干扰。这样闻所未闻的退役理由暴露出
的是一个已经长久存在的现象——一方面，为了保证赛场纯洁赛事公平，各个项目的反兴奋剂措施越来越严格，另一方

面，这种严格的措施也让诸多无辜者倍感惶惑。 专题撰文 晚报首席记者 郭韬略

缘起 药检太严影响生活，张山用“退役”宣泄情绪 例证 刘翔一年20次
以上飞行尿检，孙甜甜咖
啡馆里不敢喝水

延伸

张山


